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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新梦》由党中央创办的上海书

店出版。它是上海书店出版的第一本文学书籍，

也是蒋光慈的第一部诗集，诗集的扉页上有木刻

红字：“这本小小的诗集贡献于东方的革命青

年——光赤”。《新梦》集中收录了诗人留学苏联

期间（1921-1924）创作的35首新诗，以及6首

译诗。其中多数作品如《新梦》《莫斯科吟》《十月

革命纪念》等曾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觉

悟》副刊上发表。在中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

1925年，《新梦》的结集出版迎合了时代情绪，迅

速产生集束式传播效应，如“一颗爆裂弹”，投到

了青年的心里，激荡着进步青年追求真理向往光

明的心，发挥了特定意义的导向作用，很多青年

由此理解革命，走上革命道路。

《新梦》“第一次把十月革命的地炮声，把马

克思列宁主义引入了中国的诗坛”，为彼时的中

国“带来了不少关于‘世界革命’的消息”，满足了

人们对取得革命胜利的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

想象，增强了人们要在中国建立起民主自由的新

社会的信心和勇气，被誉为“中国革命文学著作

的开山祖”（钱杏邨）。《新梦》出版年余即重印三

次，在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是

蒋光慈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立发出的第一

声呐喊，奠下的第一块基石。蒋光慈在《新梦》中

以“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也用自己的一

生践行了“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的誓言。

《新梦》由“红笑”、“新梦”、“我的心灵”、“昨

夜里梦入天国”、“劳动的武士”等五个部分组成，

全为蒋光慈旅居莫斯科时期创作（翻译）。因而

讴歌十月革命和革命领袖，赞美无产阶级和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是这一时期诗人反复歌咏的诗歌

主题。而诅咒一切压迫者，同情一切被压迫者，

鼓动反抗和斗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成为诗集的

主旋律。整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主义倾向，

是“中国的最先的一部革命的诗集”（钱杏邨）。

蒋光慈是安徽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

1920年底，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

月,作为中国共产党后备干部培养对象，蒋光慈

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韦素园等一

起,被派往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

学学习。“受了赤光的洗礼，变成红旗下一个热勃

勃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高语罕《〈新梦〉诗集

序》）

肩负寻求革命真理和救国之路使命的蒋光

慈，从乌烟瘴气动荡不安的祖国，“渡过了千道江

河,爬过了万重山岭”，辗转周折来到久已向往的

赤乡，心情无比激动和欣喜：“多少年梦见的情

人！我快要同你怀抱哩！”（《红笑》）诗人亲眼见

证了这个曾被勃洛克称为“癞皮狗似的旧世界”，

在经历了十月革命炮火的洗礼后，已然变成了

“无尘土的国土”，到处充满蓬勃向上的生机：“冰

雪的寒威去了，/春光带着笑意来了，/草也青

了，/花也开了。”(《新梦》) 徜徉在人民当家作主

的国家里，诗人在“红旗下——常作了自由行”

（《自题小照》），“我要歌就高歌，我要梦就长梦。”

（《莫斯科吟》）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天朗气清，生

机勃发，受压迫的劳农翻身做了主人的自由畅

快，让诗人心潮澎湃：“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

的旗帜红；/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雪花把莫

斯科装成为水晶宫。”（《莫斯科吟》）

诗人满怀豪情高歌赞美这一光明洁净的世

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现实中的祖国。

“每回搔首东望”，诗人看到的是：“美利坚假人

道的旗帜的招展，/英吉利资本主义战舰的往

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王的狂荡”（《太平洋中的恶

象》），看到的是“大将军的钢刀，小百姓的肉头；

钢刀仓仓响，肉头滚滚流。”（《钢刀与肉头——读

中国报纸作》）。故土的黑暗和沉沦，曾让诗人不

停叩问“何处是我的家园？/何处是我的去路？/

何处是我的来源？……”（《月夜的一瞬》）“黑夜

里四面哭声，航海的灯塔在哪里？”（《西来意》）

“哎！中国，中国/你何时复生？”(《每回搔首东

望》）祖国饱经忧患，人民水深火热，这一切都让

诗人忧心如焚，难以平静。“听着痛苦人们的哭

声，/我的心灵就颤动不已……为什么我因此流

了许多热泪呢？”（《我的心灵》）“我生在东方被压

迫之邦，/我的心灵充满了屈辱的羞愤！……我

今乃悲故土的沉沦。”（《怀拜伦》）

身处赤都的蒋光慈，虽远离故国，却始终牵

挂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这种血肉相连骨肉情深

的深情令人动容：“当我想起群众的痛苦时，/我

不觉把自己的痛苦忘却了，/但是同时我的痛苦

又加了十倍。”（《小诗》）“我要往地狱里去！兄弟

们喊着悲惨的声音，我怎能忍心静听呢？去啊，

去啊！我一定要安慰他们去！”（《我应当怎样

呢？》）他不断地提醒自己和友人，要牢记顶风冒

雪千里跋涉来到“红光国”的目的——不是“寻快

乐”，而是“为人类，为社会，为我的兄弟姊妹”，为

将来红光普照东方寻得“一点真经”。（《西来意》）

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统治的世界”，

缔造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一切被压迫的民族

指示出求解放的道路。蒋光慈由此看到了无产

阶级的力量，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如果说“廿

一年”来，诗人“对花月流热泪，登高山放悲歌”

（《自题小照》）也难遣“忧黎元”的愁怀，而如今贝

加尔湖的清水洗净了他的心灵，乌拉山的高峰放

宽了他的眼界，莫斯科的旗帜染红了他的血液，

新生的苏俄让诗人找到了救国救民的道路，那就

是社会主义革命！“且谢谢这赤浪红潮/将我全身

的灰尘一洗！/从今儿我更不悲观了——/觉悟

到人生的意义是创造的。”（《西来意》）“今日在红

色的劳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怀拜伦》）

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和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让诗人难以抑制内心的崇敬，他不吝使用世上最

美的语言来抒发由衷的赞美之情，在中国的诗坛

上唱响了“十月革命”颂歌的第一声：“十月革

命，/如火炮一般/轰冬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

慌了牛鬼蛇神。/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

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

径/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吧/人

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莫斯科吟》）在诗人的眼

里，十月革命就是“自由神降生的纪念碑”（《十月

革命纪念》），给身处黑暗的人们指示了争取自由

和新生的方向，昭示着要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

解放，必须有“永远/反对凶残的强盗，/反对无耻

的富人，/反对作恶的上帝，/反对一切遮蔽光明

的黑影”（《怀拜伦》）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他

急切地对着受苦受难的同胞反复呼告：“远东被

压迫的人们起来罢，/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

哀，/快啊，快啊……革命！”（《太平洋中的恶象》）

“起来罢，中国劳苦的同胞呀！/我们受帝国主义

的压迫到了极度；/倘若我们再不起来反抗，/我

们将永远堕于黑暗的深窟。/打破帝国主义的压

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高举鲜艳的红旗,

/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

快啊，快啊，快动手！”（《中国劳动歌》）诗人的激

情抒唱，满溢着强大的青春活力和亢奋激越的革

命豪情，高扬着诗人反抗压迫追求理想的不屈斗

志和坚定决心，如一束强光照彻黑暗，为在迷惘

中探索的青年指示出：“只有‘世界革命’是我们

的唯一的出路！”（钱杏邨）

诗人还满怀深情地为人们描摹了无产阶级

革命胜利后，理想的社会生活图景：“男的，女的，

老的，幼的，没有贵贱；/我，你，他，我们，你们，他

们，打成一片；/什么悲哀哪，怨恨哪，斗争哪……

/在此邦连点影儿也不见……欢乐就是生活，生

活就是欢乐啊！/谁个还知道死、亡、劳、苦是什

么东西呢？”（《昨夜里梦入天国》）虽说诗中展现

的是想象的理想社会图景，但其实并不虚幻，因

为它不仅建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果和苏联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基础上，更建立在诗人对历

史规律的正确认知和对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坚

定信念上：“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消灭私有制

度，建设共产主义。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无论哪一部分社会都逃不出此规律的范围。”

（《唯物史观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历

史的命运，革命的浪潮，任谁也不能将它压下

去。”（《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正是秉持这样

的信念，蒋光慈希望如勃洛克那样，做“一个东亚

革命的歌者”，通过诗歌传达十月革命的火热气

息，点燃处于黑暗中祖国人民的心灵，激发起他

们的抗争意识，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

中去，“从那命运幸福的人们之宝库里，夺来我们

所应有的一切！”（《我是一个无产者》）而“勿要为

革命所带来的牺牲，恐慌，危险所震惊。”（《十月

革命与俄罗斯文学》）

《新梦》不仅倾情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

会主义建设，也“处处代表着无产阶级大胆的赤

裸裸的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高语罕《〈新梦〉诗

集序》），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斗激情，具

有强烈的革命色彩。它鼓舞着仍在黑暗中探索

的中国人民举起阶级斗争的旗帜，“绝不姑息，绝

不苟安，绝不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妥协，一定要

征服压迫和剥夺我们的人”（高语罕《〈新梦〉诗集

序》）。以反抗谋求生存，以武装斗争夺取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新梦》充分发挥了倡导无产阶

级革命的作用。诗人热情地号召人们要坚定不

移地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做不

懈的奋斗，因为“建立一个共劳共享的共产社会，

是一步一步可以达到的。”（高语罕《〈新梦〉诗集

序》）“这是光明的将来，不是幻想，也不是虚空的

一个希望……”（那特孙，译诗）因此，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新梦》也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本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诗集”，

显示出“初具雏形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

义世界观”。《新梦》以诗歌的形式形象地表达了

对革命历史进程的认知，有效地传播了马克思主

义，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最早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的文学作

品，《新梦》还率先将革命先驱和无产阶级革命群

众作为诗歌的主人公推上历史舞台，诗人在他们

身上倾注了无限的深情,寄托了不竭的希望。他

赞誉列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领”，是

“伟大的红星”“光亮的明灯”，以“空前伟大的个

性”和“改造世界的天能”，（《临列宁墓》）“给了

人类不可忘的礼物”，“所遗留的将与日月以同

明”（《哭列宁》）！他痛惜列宁的早逝：“纵让全世

界无产阶级号天痛哭，也哭不醒最亲爱的墓中

人”。但他深切的明了对革命导师最好的纪念是

什么，因此他号召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倘若我

们是列宁的学生啊，/且收拾眼泪，/挺起胸膛，/

继续列宁的未竟之志。”让列宁主义永留在“每一

个爱光明的人的心灵里”（《哭列宁》）。这是无产

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的光辉形象第一次出现在

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在回国后的1925年，

蒋光慈又先后写下了散文《在伟大的墓之前》和

《列宁年谱》，高度评价列宁的丰功伟绩，表达深

切的缅怀之情。

深受苏联文艺思想影响的蒋光慈曾明确指

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

人翁当然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

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革命文学是以

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关于革命文

学》）在他的笔下无论是革命先驱，还是普通士

兵，或者可怜的饥民，卑贱的奴隶，他们身上都集

聚着“人类的光荣”。他褒扬苏联红军是“英雄

的、忠诚的”，“拥护自由公道的天使”，“宝刀将斩

尽一切黑暗的魔鬼”，“你永值得诗人的歌咏和赞

美！”（《劳动的武士》）他礼赞苏联少先队员“是将

来的花”“新世界的主人”（《十月革命的婴儿》），

是社会主义国家未来的栋梁。他描写退伍归农

的普通士兵，“放下枪头，/拿起锄头；/从枪头上

夺得了自由，/从锄头上要栽培这自由。”（《一个

从红军退伍归农的兵士》）在革命取得胜利后，

依然保持着坚定执著的革命性。诗人坚信，旧

的世界既然已被他们打破，新的世界也一定会

在他们的手中诞生！“世界的将来属于/那可怜

的饥民，卑贱的奴隶”。因此，诗人要“跑入那茫

茫的群众里！诅咒那贪暴的、作恶的，歌咏那痛

苦的劳动兄弟”“倘若我的诗不尽量地为他们

歌，这是我的不幸——诗人的羞耻……”（《自题

小照》）他曾借涅格拉梭夫的诗以明志，愿意选

择艰难的“狭窄道”，“战为劳动者，/奴隶与贫

穷；/挺身代伸雪，/扫尽不平种！/愿做苦人

友，/热血化为虹！”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

革命作家只有自觉投身社会生活和革命运动，

把自己与人民和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

创作“能够代表时代精神的呼声”的伟大作品，才

能“从那群众的波涛中”“涌现出来一个真我”

（《自题小照》）。

《新梦》是诗人满怀着对于人类，对于社会的

“无涯际的希望”，在“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从心

灵里燃烧起的一片“无涯际的红火”。它饱含了

诗人对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诚挚赞颂

和无限憧憬，体现了诗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共产

主义理想社会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也承载了

诗人矢志代民立言、为民请命的民间立场和底层

情怀，以及反抗强权压迫，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

抗争精神。《新梦》充满自信和激情的革命言说，

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添加了“现代革命和阶级意

识的元素”，“使中国新诗在表现视角上发生了全

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特别是为无产阶

级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上

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准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

代左翼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风貌，堪称中国“革

命文学”的先声。

（作者单位：皖西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蒋光慈的家乡在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白塔贩镇，由于地处金寨县的东北角，所以

当地只有一些不高的山丘，多数的村庄便如

他在《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小说的一开篇写

的那样：“靠着山丘，傍着河湾，零星散布着

的小的茅屋，大的村庄，在金黄色的夕阳的

光辉中，依旧是没有改变一年以前的形象。”

在皖西地区，大部分村庄都会有一条沿

着山势自然形成的河流，皖西本地将这些河

流形象地称之为“河湾”，这些“河湾”一下雨

就水势汹涌，可是不论有多么汹涌，只要隔

上几天，那些滚滚的河水便会恢复以往平静

的模样，好像它从不曾汹涌。

在蒋光慈儿时的印象里就有着家乡河

流的记忆：“在村镇的北头有一条小河，小河

的两岸上有着柳林，这里在夏天可以听见蝉

鸣，在冬天也不断孩子们的踪影。”像众多大

别山的孩子一样，河湾一直伴随着他的成

长。就像他在诗里的描述一样，河岸曾是他

们这些孩子们欢乐的俱乐部，有时在那里围

起树来捉迷藏，有时假装生火做饭预备宴

席。尽管蒋光慈多年漂泊在外，但故乡这片

曾经滋养了他的土地始终在他的脑海里没

有褪色。

笔者去寻访蒋光慈的故居是一个雨日，

当车子刚驶入村道便有大片的稻田秧苗映

入眼帘，丝丝细雨落入秧田，脑海里就浮现

了《田野的风》这部小说中的场景：“青秧叶

子上的露珠还在莹莹地闪耀着，田野间的空

气还是异常的新鲜而寂静。”“晚风荡漾着层

层秧苗的碧浪，这时如人在田埂间行走，宛

然觉得如在温和的海水中沐浴一般，有不可

言喻的轻松的愉快……”就这样不经意间走

进了蒋光慈的小说里。

不仅是家乡的风光，皖西当地民俗在他

的作品中也有体现，比如说丧葬习俗。在

《少年漂泊者》中，父母惨遭不幸的汪中，父

母死后在几个穷亲戚的帮助下简单安葬了

父母，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刘二麻子回忆

父亲去世之时，也是邀了几个穷朋友，匆匆

地用芦席将父亲的尸体裹住，便在公众的瘗

地埋下了，同样因为贫穷也没有和尚道士念经做斋。

虽然叙述情节非常简单，但也可以从中看出都是采用

的土葬。在皖西地区，也是一直沿用着这种土葬的方

式。

在蒋光慈的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山歌”。皖

西地区有吴梦文化遗风，民歌形式多样且涵盖内容丰

富，“未名四杰”之一的台静农在1924年就曾历时半

年回到家乡霍邱采集民歌，1925年4月至5月间陆续

发表于《歌谣周刊》的113首情歌在当时引起强烈反

响。其中相当一部分民歌在皖西地区多有流传，因为

民歌没有统一的范本，只是广大群众

在日常生活中口口相传，也有根据地

域方言在各个地方同一个民歌有好几

种歌词版本的现象。

皖西地区多以山歌、茶歌、牧歌为

主，内容上多以展现青年男女热烈追

求理想的爱情为主调，《咆哮了的土

地》中日日幻想能娶到老婆的刘二麻

子就曾多次唱出这种直抒胸意的山

歌，当他听了矿工领袖张进德的一番

开导后，顿时抛却了绝望和忧郁，对未

来充满了新的希望，他和张进德一起

唱起极具皖西特色的山歌：“乖姐好像

一朵花，个个男子都爱它；若是有钱你

去采，若是无钱莫想它。”皖西地区民

歌中，对女性多以“乖姐”相称。在刘

二麻子初次见到回乡革命的“李家老

楼”的少爷李杰时，他感到了异常的兴

奋与光荣，似乎觉得伟大的幸福就要

来临了，在归家的途中高声唱道：“天

上星来朗朗稀，莫笑穷人穿破衣，十个

指头有长短，树木林落有高低，三十年

河东转河西。”在皖西当地收录的一首

民歌《莫笑穷人穿破衣》：“小鸡出世叫

唏唏，莫笑穷人穿破衣，十个指头有长

短，荷花出水有高低，三十年河东转河

西。”与这一首除个别字句稍有区别，

几乎完全相同。

当刘二麻子参与了农会的创建，

在建起的农会里担任了跑腿的角色，

当他们将平时趾高气昂的地主拉去游

街之后，以刘二麻子为代表的这一部

分一直处于被压迫阶层的人们，感到

了前所未有的骄傲，刘二麻子吃醉了

酒，忘乎所以地在傍晚乡间的田野上

唱着：“心肝肉来小姣姣，问声我郎你

可好？郎不来时我心焦，郎既来时我

心恼，骂声小郎你将小侬忘记了。心

肝肉来小姣姣，叫声乖姐听根苗：我不

来时你心焦，我既来时你又恼，你端的

为的是哪一条？……”内容上对女性有着明显的不尊

重，这与他长期想要老婆而又娶不到的境遇有很大的

关联，一方面对女性有着本能的渴慕，一方面在女性

地位低下的当时虽求之不得也没有增强他对女性的

尊重。在民俗学家娄子匡1971年重新将台静农曾发

表的113首情歌重新影印的第78首中也有类似的句

子：“心肝肉来小姣游，二人相好多个头；阳世山间同

路走，死去三曹并棺丘。”

“山歌、牧童、炊烟、茅屋、竹林、竹床、稻场、洗衣

跳板……”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词语无不蕴涵着皖西

风情。那唱着山歌的牧童，那升起炊烟的茅屋，那河

边洗衣的姑娘，那夏夜摇曳的竹林……是蒋光慈招之

即来，挥之不去的家乡印象，而那伴随着他童年生活

的民间传说也给他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在蒋光慈家乡白塔贩南面，有一座三仙山，山上

有一座三仙山道观，自小听到三仙修仙的传说，就让他

对这座山向往不已。蒋光慈在《咆哮了的土地》中就将

三仙山的传说写了进去，他借由小说中淳朴的农家姑

娘毛姑的嘴说出这个传说：“这是我妈说给我听的。从前

在什么时候，有姊妹三个，大的叫云霄，第二个叫琼霄，

第三个叫碧霄，她们在山上修仙学道，后来都成了神

仙。成了神仙以后，她们姊妹三个都上天去了。后世的

人知道她们三个在这山上修过仙，便把这山起个名字，

叫做三仙山。山上有个三仙庙，那里供着的便是她们姊

妹三个的神像。听说她们很显灵，烧香的人很多呢。”

现实中的三仙山是希望的山，一些百姓在遭遇不

幸的时候总是寄希望于幻想中的“三仙”，祈求他们能

大发慈悲保一方平安，小说中的“三仙山”是革命的

山，历经辛苦建立起的农会退守在三仙山谋求出路。

回顾皖西的革命历史，在当初暴发的革命活动中，也

不乏以庙宇、道观作为驻地的。像《咆哮了的土地》

中，农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是在关帝庙，遭到所谓的

“革命军”的袭击之后走上了三仙庙，这也符合当时的

情况，就拿皖西的金寨县来说，县境内目前保存完好

的革命遗址中就有20处为寺庙。这也说明，在当时

广大的人民群众愿意让革命活动在原本认为神圣不

可侵犯的寺庙里进行，在本质上原本对神灵的信仰已

经坍塌，他们已经在心底里把革命当成了最高信仰。

燎原的星火从这里开始点燃。

（作者单位：安徽金寨干部学院）


